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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九卷第六十九卷  走安南玉馬換猩絨走安南玉馬換猩絨

　　百年古墓已為田，人世悲歡隻眼前。　　日暮子規啼更切，閒修野史續殘編。

　　話說廣西地方與安南交界，中國客商要收買丹砂、蘇合香、沉香，卻不到安南去，都在廣西收集。不知道這些東西盡是安南的

土產，廣西不過是一個聚處。安南一般也有客人到廣西來貨賣，那廣西牙行經紀皆有論萬家私堆積貨物，但逢著三七才是交易的日

子。這一日叫做「開市」，開市的時候，兩頭齊列著官兵，放炮吶喊，直到天明，才許買賣。這也是近著海濱，恐怕有奸細生事的

意思。市上又有個評價官，這評價官是安撫衙門裡差出來的，若市上有私買私賣，緝訪出來，貨物入官，連經紀客商都要問罪。自

從做下這個官例，那個還敢胡行。所以評價官是極有權要的名色。雖是評價，實在卻是抽稅，這一主無礙的錢糧，都歸在安撫。

　　曾有個安撫姓胡，他生性貪酷，自到廣西做官，不指望為百姓興一毫利，除一毫害，每日只想剝盡地皮自肥。總為天高聽遠，

分明是半壁天子一般。這胡安撫沒有兒子，就將妻姪承繼在身邊做公子。這公子有二�餘歲，生平毛病是見不得女色的，不論精粗
美惡，但是落在眼裡，就不肯放過。只為安撫把他關禁在書房裡，又請一位先生陪他讀書，你想：曠野裡的猢猻，可是一條索子鎖

得住的！況且要他讀書，真如生生的逼那猢猻妝扮《李三娘挑水》、《鮑老送嬰孩》的戲文了。眼見得讀書不成，反要生起病來。

安撫的夫人又愛惜如寶，這公子倚嬌倚癡，要出衙門去玩耍，夫人道：「只怕你父親不許，待我替你講。」

　　早是安撫退堂，走進內衙來。夫人指著公子道：「你看他面黃肌瘦，茶飯也不多吃，皆因在書房內用功過度，若再關禁幾時，

連性命都有些難保了。」安撫道：「他既然有病，待我傳官醫進來，吃一兩劑藥，自然就好的。你著急則甚！」公子怕露出馬腳

來，忙答應道：「那樣苦水我吃他做甚麼！」

　　安撫道：「既不吃藥，怎得病好哩？」夫人道：「孩子家心性，原坐不定的，除非是放他出衙門外，任他在有山水的所在，或

者好寺院裡閒散一番，自然病就好了。」安撫道：「你講的好沒道理！我在這地方上現任做官，怎好縱放兒子出外頑耍。」夫人

道：「你也忒糊塗，難道兒子面孔上貼著『安撫公子』的幾個字麼？便出去玩耍，有那個認得，有那個議論？況他又不是生事的，

你不要弄得他病久了，當真三長兩短，我是養不出兒子的哩！」

　　安撫也是溺愛一邊，況且夫人發怒，只得改口道：「你不要著急，我自有個道理。明朝是開市的日期，吩咐評價官領他到市上

頑一會兒就回，除非是打扮要改換了，才好掩人耳目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公子在旁邊聽得，眉花眼笑，撲手跌腳的，外邊

歡喜去了。正是：

　　意馬心猿拴不住，郎君年少總情迷。

　　世間溺愛皆如此，不獨偏心是老妻。

　　話說次日五更，評價官奉了安撫之命，領著公子出轅門來，每人都騎著高頭大馬到得市上。那市上原來評價官也有個衙門，評

價官就領他到後衙裡坐著，說道：「小衙內，你且寬坐片時，待小官出去點過了兵，放炮之後，再來領衙內出外觀看。」只見評價

官出去坐堂，公子那裡耐煩死等，也便隨後走了出來。此時天尚未亮，滿堂燈炬，照得如同白日，看那四圍都是帶大帽、持槍棍

的，委實好看。公子打人叢裡擠出來，直到市上，早見人煙湊集，家家都掛著燈籠。公子信步走去，猛抬頭，看見樓上一個標緻婦

人恁著樓窗往下面看。

　　他便立住腳，目不轉睛的瞧個飽滿。你想：看人家婦女，那有看得飽的時節！總是美人立在眼前，心頭千思萬想，要他笑一

笑，留些情意，好從中下手，卻不知枉用心腸，像餓鬼一般，腹中越發空虛了。這叫做「眼飽肚中饑」，公子也是這樣呆想。那知

樓上的婦人，他卻貪看市上來來往往的，可有半些眼角梢兒留在公子身上麼！又見樓下一個後生對著那樓上婦人說道：「東方發白

了，可將那幾盞燈挑下來，吹息了。」

　　婦人道：「燭也剩不多，等他點完了罷。」公子乘他們說話，就在袖裡取出汗巾來，那汗巾頭上繫著一個玉馬，他便將汗巾裹

一裹，擲向樓上去。偏偏打著婦人的面孔，婦人一片聲喊起來。那樓下後生也看見一件東西在眼中幌一幌，又聽得樓上喊聲，只道

那個拾磚頭打他，忙四下一看，只見那公子嬉著一張嘴，拍著手大笑，道：「你不要錯看了，那汗巾裡面裹著有玉馬哩！」這後生

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忙去揪著公子頭髮，要打一頓。不提防用得力猛，卻揪著了帽子，被公子在人叢裡一溜煙跑開了。後生

道：「便宜這個小畜生！不然，打他一個半死，才顯我的手段。」拿帽在手，一逕跑到樓上去。

　　婦人接著，笑道：「方才不知那個涎臉汗巾裹著玉馬擲上來，你看這玉馬倒還有趣哩。」後生拿過來看一看，道：「這是一個

舊物件。」那婦人也向後生手裡取過帽子來看，道：「你是那裡得來的？上面好一顆明珠！」後生看了，驚訝道：「果然好一顆明

珠。是了，是了，方才那小畜生不知是那個官長家的哩！」婦人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後生道：「我在樓下見一個人瞧你，又聽得你

喊起來，我便趕上去打那一個人，不期揪著帽子，被他脫身走去。」婦人道：「你也不問個皂白，輕易便打人，不要打出禍根來！

他便白瞧得奴家一眼，可有本事吃下肚去麼！」後生道：「他現在將物件擲上來，分明是調戲你。」

　　婦人道：「你好呆！這也是他落便宜，白送一個玉馬，奴家還不認得他是長是短，你不要多心。」正說話間，聽得市放炮響，

後生道：「我去做生意了。」正是：

　　玉馬無端送，明珠暗裡投。

　　你道這後生姓甚麼？原來叫做杜景山。他父親是杜望山，出名的至城經紀，四方客商都肯來投依；自去世之後，便遺下這掙錢

的行戶與兒子。杜景山也做了乖巧，倒百能百幹，會招攬四方客商，算得一個克家的肖子了。我說那樓上的婦人，就是他結髮妻

子。這妻子娘家姓白，乳名叫做鳳姑，人材又生得柔媚，支持家務件件妥貼，兩口兒極是恩愛不過的。他臨街是客樓，一向堆著

物，這日出空了，鳳姑偶然上樓去觀望街上，不期撞著胡衙內這個禍根。

　　你說：惹了別個還可，胡衙內是個活太歲，在他頭上動了土，重則斷根絕命，輕則也要蕩產傾家！若是當下評價官曉得了，將

杜景山責罰幾板，也就消了忿恨，偏那衙內懷揣著鬼胎，卻不敢打市上走，沒命的往僻巷裡躲了去。走得氣喘，只得立在房簷下歇

一歇。

　　萬不曉得對門一個婦人，蓬著頭，敞著胸，手內提了馬桶，將水蕩一蕩，朝著側邊潑下。那知道黑影內有一個人立著，剛剛潑

在衙內衣服上。衙內叫了一聲：「哎喲！」婦人丟下馬桶就往家裡飛跑。我道婦人家蕩馬桶也有個時節，為何侵晨扒起來就蕩？只

因小戶人家，又住在窄巷裡，恐怕黃昏時候街上有人走動，故此趁那五更天，巷內都關門閉戶，他便冠冠冕冕，好出來洗蕩。也是

衙內晦氣，蒙了一身的糞渣香，自家聞不得，也要掩著鼻子。心下又氣又惱，只得脫下那件外套來，露出裡面是金黃短夾襖。衙內

恐怕有人看見，觀瞻不雅，就走出巷門。

　　看那巷外是一帶空地，但聞馬嘶的聲氣，走得幾步，果見一匹馬拴在大樹底下，鞍轡都是備端正的。衙內便去解下纏繩，才跨

上去，腳鐙還不曾踏穩，那馬飛跑去了。又見草窩裡跳起一個漢子，喊道：「拿這偷馬賊！拿這偷馬賊！」隨後如飛的趕將來。衙

內又不知這馬的纏口，要帶又帶不住；那馬又不打空地上走，竟轉一個大彎，衝到市上來。

　　防守市上的官兵見這騎馬漢子在人叢裡放轡，又見後面漢子追他是偷馬賊，一齊喊起來，道是：「拿奸細！」嚇得那些做生意

買賣的，也有擠落了鞋子，也有失落了銀包，也有不見了貨物，也有踏在陽溝裡，也有跌在店門前。紛紛沓沓，像有千軍萬馬的光

景。評價官聽得有了好陣，忙披上馬，當頭迎著，卻認得是衙內。只見衙內頭髮也披散了，滿面流的是汗，那臉色就如黃蠟一般。

喜得馬也跑不動了，早有一個鬍髯碧眼的漢子喝道：「快下馬來！俺安南國的馬，可是你蠻子偷來騎得的麼！」那評價官止住道：



「這是我們衙內，不要囉唣。」連忙叫人抱下馬來。那安南國的漢子把馬也牽去了。

　　那官兵見是衙內，各各害怕，道：「早是不曾傷著那裡哩！」評價官見市上無數人擁擠在一團來看衙內，只得差官兵趕散了，

從容問道：「衙內出去，說也不說一聲，嚇得小官魂都沒了！分頭尋找，卻不知衙內在何處遊戲。為何衣帽都不見了，是甚麼緣

故？」衙內隔了半晌才說話，道：「你莫管我閒事，快備馬送我回去。」

　　評價官只得自家衙裡取了巾服，替衙內穿戴起來，還捏了兩把汗，恐怕安撫難為他，再三哀告衙內，要他包含。衙內道：「不

干你事，你莫要害怕。」眾人遂扶衙內上馬，進了轅門，後堂傳梆，道是衙內回來了。夫人看見，便問道：「我兒，外面光景好看

麼？」衙內全不答應，紅了眼眶，撲簌簌掉下淚來。夫人道：「兒，為著何事？」忙把衣袖替他揩淚，衙內越發哭得高興。夫人仔

細將衙內看一看，道：「你的衣帽那裡去了，怎麼換這個巾服？」衙內哭著說道：「兒往市上觀看，被一個店口的強漢見兒帽上的

明珠，起了不良之念，便來搶去，又剝下兒的外套衣服。」夫人掩住他的口，道：「不要提起罷，你爹原不肯放你出去，是我變嘴

臉的說了，他才衣我。如今若曉得這事，可不連我也埋怨起來。」正是：

　　不到江心，不肯收舵。

　　若無絕路，那肯回兵！

　　話說安撫見公子回來，忙送他到館內讀書。不期次日眾官員都來候問衙內的安。安撫想道：「我的兒子又沒有大病，又不曾叫

官醫進來用藥，他們怎麼問安？」忙傳進中軍來，叫他致意眾官員，回說「衙內沒有大病，不消問候得。」中軍傳說安撫之命，不

一時又進來稟道：「眾官員說曉得衙內原沒有病，因是衙內昨日跑馬著驚，特來問候的意思。」

　　安撫氣惱道：「我的兒子才出衙門游得一次，眾官就曉得，想是他必定生事了。」遂叫中軍謝聲眾官員。他便走到夫人房裡

來，發作道：「我原說在此現任，兒子外面去不得的。夫人偏是護短，卻任他生出事來，弄得眾官員都到衙門裡問安，成甚麼體

統！」夫人道：「他頑不上半日，那裡生出甚麼事來！」

　　安撫焦躁道：「你還要為他遮瞞！」夫人道：「可憐他小小年紀，又沒有氣力，從那裡生事起！是有個緣故，我恐怕相公著

惱，不曾說得。」安撫道：「你便遮瞞不說，怎遮瞞得外邊耳目！」夫人道：「前日相公吩咐說要兒子改換妝飾，我便取了相公煙

燉帽－－上面釘的一顆明珠，把他帶上。不意撞著不良的人，欺心想著這明珠，連帽子都搶了去，就是這個緣故了。」

　　安撫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沒人跟隨著他，任憑別人搶去？」這裡面還有個隱情。連你也被兒子瞞過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又不曾

到外面去，那裡曉得這些事情！相公叫他當面來一問，就知道詳細了，何苦埋怨老身！」說罷，便走開了。安撫便差丫鬟向書館裡

請出衙內來。

　　衙內心中著驚，走到安撫面前，深深作一個揖。安撫問道：「你怎麼昨日去跑馬闖事？」衙內道：「是爹爹許我出去，又不是

兒子自家私出去玩耍的。」安撫道：「你反說得乾淨！我許你出去散悶，那個許你出去招惹是非！」衙內道：「那個自家去招惹是

非！別人搶我的帽子衣服，孩兒倒不曾同他爭鬥，反迴避了他，難道還是孩兒的不是。」安撫道：「你好端端市上觀看，又有人跟

隨著，那個大膽敢來搶你的？」

　　衙內回答不出，早聽得房後夫人大罵起來，道：「胡家後代，止得這一點骨血，便將就些也罷！別人家兒女，還要大賭大嫖、

敗壞家私。他又不是那種不學好的，就是出去頑耍，又不曾為非作歹，玷辱你做官的名聲。好休便休，只管嘮嘮叨叨，你要逼死他

才住麼！」

　　安撫聽得這一席話，連身子麻木了半邊，不住打寒噤，忙去賠小心，道：「夫人，你不要氣壞了，你疼孩兒，難道我不疼孩兒

麼！我恐孩兒在外面吃了虧，問一個來歷，好處治那搶帽子的人。」夫人道：「這才是。」叫著衙內道：「我兒，你若記得那搶帽

子的人，就說出來，做爹的好替你出氣。」衙內道：「我還記得那個人家，燈籠上明明寫著『杜景山行』四個字。」

　　夫人歡喜，忙走出來，撫著衙內的背，道：「好乖兒子，這樣聰明！字都認識得深了。此後再沒人敢來欺負你。」又指著安撫

道：「你胡家門裡，我也不曾看見一個走得出會識字像他的哩。」

　　安撫口中只管把「杜景山」三個字一路念著，踱了出來。又想道：「我如今遽怒將杜景山拿來痛打一陣，百姓便叫我報復私

仇，這名色也不好聽。我有個道理了。平昔聞得行家盡是財主富戶，自到這裡做官，除了常例之外，再不曾取擾分文，不若借這個

事端，難為他一難為。我又得了實惠，他又不致受苦，我兒子的私憤又償了。極妙，極妙！」即刻傳書吏，寫一張「取大紅猩猩小

姑絨」的票子，拿硃筆寫道：「仰杜景山速辦三�丈交納，著領官價，如違拿究，即日繳。」
　　那差官接了這個票子，可敢怠慢，急急到杜家行裡來。杜景山定道是來取平常供應的東西，只等差官拿出票子來看了，才嚇得

面如土色，舌頭伸了出來，半日還縮不進去。差官道：「你火速交納，不要遲誤。票上原說即日繳的，你可曾看見麼？」

　　杜景山道：「爺們且進裡面坐了。」忙叫妻子治酒肴款待。差官道：「你有得交納沒得交納，也該作速計較。」杜景山道：

「爺請吃酒，待在下說出道理來。」差官道：「你怎麼講？」

　　杜景山道：「爺曉得，這猩猩絨是禁物，安南客人不敢私自拿來販賣。要一兩丈，或者還有人家藏著的，只怕人家也不肯拿出

來。如今要三�丈，分明是個難題目了。莫講猩猩絨不容易有，就是急切要三�丈小姑絨也沒處去尋。平時安撫老爺取長取短，還
分派眾行家身上，謂之眾輕易舉。況且還是眼面前的物件，就著一家支辦，力量上也擔承得來。如今這個難題目，單看上了區區一

個，將我遍身上下的血割了，也染不得這許多。在下通常計較，有些微薄禮取來孝順，煩在安撫爺面前回這樣一聲。若回得脫，便

是我行家的造化，情願將百金奉酬。就回不脫，也要寬了限期，慢慢商量，少不得奉酬。就是這百金，若爺不放心，在下便先取出

來，等爺袖了去何如？」

　　差官想道：「回得脫，回不脫，只要我口內稟一聲，就有百金上腰，拼著去稟一稟，決不致生出事來。」便應承道：「這個使

得，銀子也不消取出來。我一向曉得你做人是極忠厚老成的。你也要寫一張呈子，同著我去。濟與不濟，看你的造化了。」杜景山

立刻寫了呈子，一齊到安撫衙門前來。

　　此時安撫還不曾退堂，差官跪上去，稟道：「行家杜景山帶在老爺台下。」安撫道：「票子上的物件交納完全麼？」差官道：

「杜景山也有個下情。」便將呈子遞上去，安撫看也不看，喝道：「差你去取猩猩絨，誰教你帶了行家來，你替他遞呈子。敢是得

了他錢財！」忙丟下籤去，要捆打四�。
　　杜景山著了急，顧不得性命，跪上去稟道：「行家磕老爺頭。老爺要責差官，不如責了小人，這與差官沒相干。況且老爺取猩

猩絨，又給官價，難道小人藏在家裡不肯承應，有這樣大膽的子民麼！只是這猩猩絨久係禁物，老爺現大張著告示在外面，行家奉

老爺法度，那個敢私買這禁物！」

　　安撫見他說得有理，反討個沒趣，只得免了差官的打，倒心平氣和對杜景山道：「這不是我老爺自取，因朝廷不日差中貴來取

上京去，只得要預先備下。我老爺這邊寬你的限期，毋得別項推托。」忙叫庫吏先取三�兩銀子給與他。杜景山道：「這銀子小人
決不敢領。」安撫怒道：「你不要銀子，明明說老爺白取你的了。可惡，可惡！」差官倒上去替他領了下來。杜景山見勢頭不好，

曉得這件事萬難推諉，只得上去哀告道：「老爺寬小人三個月限，往安南國收買了回來交納。」

　　安撫便叫差官拿上票子去換，硃筆批道：「限三個月交納，如過限，拿家屬比較。」杜景山只得磕了頭，同差官出來。正是：

　　不怕官來只怕管，上天入地隨他遣。

　　官若說差許重說，你若說差就打板。

　　話說杜景山回到家中，悶悶不樂。鳳姑捧飯與他吃，他也只做不看見。鳳姑問道：「你為著甚麼，這樣愁眉不開？」杜景山

道：「說來也好笑，我不知那些兒得罪了胡安撫，要在我身上交納三�丈猩猩小姑絨，限我三個月到安南去收買回來。你想，眾行



家安安穩穩在家裡趁銀子，偏我這等晦氣！天若保佑我到安南去，容容易易就能買了來，還扯一個直；收買不來時，還要帶累你

哩！」說罷，不覺淚如雨下。鳳姑聽得，也慘然哭起來。杜景山道：「撞著這個惡官，分明是我前世的冤家了！只是我去之後，你

在家小心謹慎，切不可立在店門前，惹人輕薄。你平昔原有志氣，不消我吩咐得。」

　　鳳姑道：「但願得你早去早回，免我在家盼望。至若家中的事體，只管放心。但不知你幾時動身？好收拾下行李。」杜景山

道：「他的限期緊迫，只明日便要起身，須收拾得千金去才好。還有那玉馬，你也替我放在拜匣裡，好湊禮物送安南客人的。」鳳

姑道：「我替你將這玉馬繫在衣帶旁邊，時常看看，只當是奴家同行一般。」兩個這一夜淒淒切切，講說不了。總是杜景山自做親

之後，一刻不離，這一次出門，就像千山萬水，要去一年兩載的光景。正是：

　　陽台今夜鸞膠夢，邊草明朝雁跡愁。

　　話說杜景山別過鳳姑，取路到安南去，饑餐渴飲，曉行暮宿，不幾時，望見安南國城池，心中歡喜不盡。進得城門，又驗了路

引，披一披行囊，曉得是廣西客人，指點他道：「你往朵落館安歇，那裡盡是你們廣西客人。」杜景山遂一路問那館地，果然有一

個大館，門前三個番字，卻一個字也不認得。

　　進了館門，聽見裡面客人皆廣西聲氣，走出一兩個來，通了名姓。真是同鄉遇同鄉，說在一堆，笑在一處。安下行李，就有個

值館的通事官引他在一間客房裡安歇。杜景山便與一個老成同鄉客商議買猩猩絨。那老成客叫做朱春輝，聽說要買猩猩絨，不覺駭

然，道：「杜客，你怎麼做這犯禁的生意？」杜景山道：「這不是在下要買，因為齎了安撫之命，不得不來。」

　　隨即往行李內取出官票與朱春輝看。朱春輝看了，道：「你這個差不是好差，當時為何不辭脫？」杜景山道：「在下當時也再

三推辭，怎當安撫就是蠻牛，一毫不通人性的！索性倒不求他了。」朱春輝道：「我的熟經紀姓黎，他是黎季犁丞相之後，是個大

姓，做老了經紀的。我和你到他家去商量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怎又費老客這一片盛心！」朱春輝道：「盡在異鄉，就是至親骨肉，說

那裡話。」

　　兩個出了朵落館，看那國中行走的，都是椎髻剪髮。到得黎家店口，只見店內走出一個連腮卷毛白鬍子老者，見了朱客人，手

也不拱，笑嬉嬉的說得不明不白，扯著朱客人往內裡便走。杜景山隨後跟進來，要和他施禮，老兒居然立著不動。朱春輝道：「他

們這國裡是不拘禮數的，你坐著罷。這就是黎師長了。」黎老兒又指著杜景山問道：「這是那個？」朱春輝道：「這是敝鄉的杜客

人。」黎老者道：「原來是遠客，待俺取出茶來。」只見那老者進去一會，手中捧著矮漆螺頂盤子，盤內盛著些果品。杜景山不敢

吃。朱春輝道：「這叫做香蓋，吃了滿口冰涼，幾日口中還是香的哩。」黎老者道：「俺們國中叫做庵羅果。因尊客身邊都帶著檳

榔，不敢取奉。特將這果子當茶。」杜景山吃了幾個，果然香味不同。

　　朱春輝道：「敝鄉杜景山到貴國來取猩猩絨，因初次到這邊，找不著地頭，煩師長指引一指引。」黎老者笑道：「怎麼這位客

官做這件稀罕生意？你們中國道是猩猩出在俺安南地方，不知俺安南要誘到一個猩猩，好煩難哩！」

　　杜景山聽得，果是嚇呆了，問道：「店官，怎麼煩難？」只見黎老者作色道：「這位客長好不中相與，口角這樣輕薄！」杜景

山不解其意。朱春輝陪不是道：「老師長不須見怪，敝同鄉極長原的，他不是輕薄，因不知貴國的稱呼。」黎老者道：「不知者不

坐罪。罷了，罷了！」杜景山才曉得自家失口，叫了他「店官」。

　　黎老者道：「你們不曉得那猩猩的形狀，他的面是人面，身子卻像豬，又有些像猿，出來必同三四個做伴。敝國這邊張那猩猩

的，叫做捕儺。這捕儺大有手段，他曉得猩猩的來路就在黑蠻峪口一路，設著濃酒，旁邊又張瞭高木屐。猩猩初見那酒，也不肯就

飲，罵道：『奴輩設計張我，要害我性命，我輩偏不吃這酒，看他甚法兒奈何我！』遂相引而去。遲了一會，又來罵一陣。罵上幾

遍，當不得在那酒邊走來走去，香味直鑽進鼻頭裡，口內唾吐直流出來，對著同伴道：『我們略嚐一嚐酒的滋味，不要吃醉了。』

大家齊來嘗酒，那知酒落了肚，喉嚨越發癢起來，任你有主意，也拿花不定。順著口兒只管吃下去，吃得酕醄大醉，見瞭高木屐各

各歡喜，著在腳下。還一面罵道：『奴輩要害我，將酒灌醉我們，我們卻思量不肯吃醉了，看他甚法兒奈何我？』眾捕儺見他醉醺

醺東倒西歪的，大笑道：『著手了，著手了。』猛力上前一趕，那猩猩是醉後，又且著了木屐，走不上幾步，盡皆跌倒。眾捕儺上

前擒住，卻不敢私自取血。報過國王，道是張著幾個猩猩了，眾捕儺才敢取血。即取血也不容易，跪在猩猩面前，哀求道：『捕奴

怎敢相犯，因奉國王之命，不得已，要借重玉體上猩紅，求吩咐見惠多少，倘若不肯，你又枉送性命，捕奴又白折辛苦。不如吩咐

多惠數瓢，後來染成貨物，為你表揚名聲，我們還感激你大德，這便死得有名了。』那曉得猩猩也是極喜花盆，極好名的，遂開口

許捕儺們幾瓢。取血之時，真一點不多，一點不少。倘遇著一個慳鬼猩猩，他便一滴也捨不得許人，後來果然一滴也取不出。這猩

猩倒是言語相符，最有信用的。只是獻些與國王，獻些與丞相，以下便不能夠得。捕儺落下的，或染西氈，或染大絨，客人買下往

中國去換貨。近來因你廣西禁過，便沒有客人去賣。捕儺取了，也只是送與本國的官長人家。杜客長，你若要收買，除非預先到捕

儺人家去定了，這也要等得輪年經載，才收得起來。若性子急的，便不能夠如命。」

　　杜景山聽到此處，渾身流出無數冷汗，歎口氣，道：「窮性命要葬送在這安南國了！」黎老者道：「杜客長差了，你做這件生

意不著，換了做別的有利息生意，也沒人攔阻，你因何便要葬送性命？」

　　朱春輝道：「老師長，你不曉得我這敝同鄉的苦惱哩。」黎老者道：「俺又不是他肚腸裡蛔蟲，那個曉得他苦惱！」杜景山還

要央求他，只聽得外面一派的哨聲，金鼓旗號動天震地。黎老者立起身，道：「俺要仰活佛去哩。」便走進裡面，雙手執著一枝燒

熱了四五尺長的沉香，恭恭敬敬，一直跑到街上。

　　杜景山道：「他們迎甚麼活佛？」朱春輝道：「我昨日聽得三佛齊國來了一個聖僧，國王要拜他做國師。今日想是迎他到宮裡

去。」

　　兩個便離了店口，劈面正撞著迎聖僧的鑾駕，只見前有四面金剛旗，中間幾個黑臉蓬頭赤足的僚民抬著�數顆枯樹，樹梢上燒
得半天通紅。杜景山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故事？」朱春輝道：「是他們國裡的鄉風，你看那僚民，抬著的大樹或是沉香，或是檀香，

他都將豬油和松香熬起來，澆在樹上，點著了，便叫敬佛。」杜景山道：「可知鼻頭邊又香又臭哩。我卻從不曾看見檀香、沉香有

這般大樹。」朱春輝道：「你看這起椎髻婦女，手內捧珊瑚的，都是國內官家大族的夫人、小姐。」

　　杜景山道：「好大珊瑚，真寶貝了！」看到後邊，只見一乘龍輦，輦上是檀香雕成四面嵌著珍珠、寶石的玲瓏龕子，龕子內坐

著一個聖僧。那聖僧怎生打扮，只見：

　　身披著七寶袈裟，手執著九環錫杖。袈裟耀日，金光吸盡海門霞；錫杖騰雲，法力卷開塵世霧。六根俱淨，露出心田；五蘊皆

空，展施杯渡。佛國已曾通佛性，安南今又振南宗。

　　話說杜景山看罷了聖僧，同著朱春輝回到朵落館來，就垂頭要睡。朱春輝道：「事到這個地位，你不必著惱，急出些病痛來，

在異鄉有那個照管你！快起來，鎖上房門，在我那邊去吃酒。」杜景山想一想，見說得有理，假支持爬起來，走過朱春輝那邊去。

朱春輝便在罈子裡取起一壺酒，斟了一杯，奉與杜景山。杜景山道：「我從來怕吃冷酒，還去熱一熱。」朱春輝道：「這酒原不消

熱，你吃了看，比不得我們廣西酒。他這酒是波羅蜜的汁釀成的。」杜景山道：「甚麼叫做波羅蜜？」

　　朱春輝道：「你初到安南國，不曾吃過這一種美味。波羅蜜大如西瓜，有軟刺，五六月裡才結熟。取他的汁來釀酒，其味香

甜，可止渴病。若燙熱了，反不見他的好處。」杜景山吃下�數盅，覺得可口。朱春輝又取一壺來，吃完了，大家才別過了睡覺。
　　杜景山卻不曉得這酒的身分，貪飲了幾盅，睡到半夜，酒性發作，不覺頭暈噁心起來，吐了許多香水，才覺得平復。掀開帳

子，擁著被窩坐一會。那桌上的燈還半明不滅，只見地下橫著雪白如練的一條物件。杜景山打了一個寒噤，道：「莫非白蛇麼？」

揉一揉雙眼，探頭出去，仔細一望，認得是自家盛銀的搭包，驚起來，道：「不好了，被賊偷去了！」

　　忙披衣下牀，拾起搭包來，只落得個空空如也。四下望一望，房門又是關的，周圍盡是高牆，想那賊從何處來的？抬頭一看，



上面又是仰塵板。跌腳道：「這賊想是會飛的麼？怎麼門不開、戶不動，將我的銀子盜了去。我便收買不出猩猩絨，留得銀子在，

還好設法。如今空著兩個拳頭，叫我那裡去運動？這番性命合葬送了！只是我拼著一死也罷，那安撫決不肯干休，少不得累及我那

年幼的妻子出乖露醜了！」想到傷心處，嗚嗚咽咽哭個不住。

　　原來朱春輝就在間壁，睡過一覺，忽聽得杜景山的哭聲，他恐怕杜景山尋死，急忙穿了衣服走過來敲門，道：「杜兄為何事這

般痛哭？」景山開出門來，道：「小弟被盜，千金都失去。只是門戶依然閉著，不知賊從何來？」

　　春輝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不必心焦。包你明日賊來送還你的原物是了。」杜景山道：「老客說的話太懸虛了些，賊若明日送還

我，今夜又何苦來偷去？」朱春輝道：「這有個緣故，你不曉得安南國的人從來沒有賊盜。總為地方富庶，他不屑做這件勾當。」

杜景山道：「既如此說，難道我的銀子不是本地人盜去的麼？」朱春輝道：「其實是本地人盜去的。」

　　杜景山道：「我這又有不解了。」朱春輝道：「你聽我講來：小弟當初第一次在這裡做客，載了三千金的綢緞貨物來，也是夜

靜更深，門不開、戶不動，綢緞貨物盡數失去。後來情急了，要稟知國王，反是值館的通事官來向我說道：「他們這邊有一座泥駝

山，山上有個神通師長，許多弟子學他的法術。他要試驗與眾弟子看，又要令中國人替他傳名，凡遇著初到的客人，他就弄這一個

搬運的神通，恐嚇人一場。人若曉得了，去持香求告他，他便依舊將原物搬運還人。我第二日果然去求他，他道：『你回去時，綢

緞貨物已到家矣。』我那時還半疑半信，那曉得回來一開進房門，當真原物一件不少。你道好不作怪麼！」

　　杜景山道：「作怪便作怪，那裡有這等強盜法師！」朱春輝道：「他的耳目長，你切莫毀笑他。」杜景山點一點頭，道：「我

曉得。」巴不能一時就天亮下，好到那泥駝山去。正是：

　　玉漏聲殘夜，雞人報曉籌。

　　披衣名利客，都奔大刀頭。

　　話說杜景山等不得洗面漱口，問了地名，便走出館去。此時星殘月昏，路徑還不甚黑，迤邐行了一程，早望見一座山，不知打

那裡上去。團團在山腳下找得不耐煩，又沒個人問路。

　　看那山嘴上有一塊油光滑的石頭，他道：「我且在這裡睡一睡，待到天亮時，好去問路。」正曲臂作枕，伸了一個懶腰，恐怕

露水落下來，忙把衣袖蓋了頭。忽聞得一陣腥風，刮得漸漸逼近，又聽得像有人立在眼前大笑，那一笑連山都振得響動。

　　杜景山道：「這也作怪，待我且看一看。」只見星月之下，立著一個披髮的怪物，長臂黑身，開著血盆大的口，把面孔都遮住

了。離著杜景山只好七八尺遠。杜景山嚇得魂落膽寒，肢輕體顫，兩三滾滾下山去。又覺得那怪物像要趕來，他便不顧山下高低，

在那沙石荊棘之中沒命的亂跑，早被一條溪河隔斷。杜景山道：「我的性命則索休了！」又想道：「寧可死在水裡，留得全屍，不

要被這怪物吃了去。」撲通的跳在溪河裡，喜得水還淺，又有些溫暖氣，想要渡過對岸，恐怕那岸上撞著別的怪物，只得沿著岸輕

輕的在水裡走去。

　　不上半里，聽得笑語喧嘩。杜景山道：「造化，造化！有人煙的所在了，且走上前要緊。」又走幾步，定睛一看，見成群的婦

女在溪河裡洗浴，還有岸上脫得條條才下水的。杜景山道：「這五更天，怎麼有婦女在溪河裡洗浴！分明是些花月的女妖。我杜景

山怎麼這等命苦！才脫了閻王，又撞著小鬼。叫我也沒奈何了。」又想道：「撞著這些女妖，被他迷死了，也落得受用些。若是送

與那怪物嘴裡，真無名無實，白白齷齪了身體。」倒放潑了膽子，著實用工窺望一番，正是：

　　洛女波中現，湘娥水上行。

　　楊妃初浴罷，不敵此輕盈。

　　你道這洗浴的還是妖女，不是妖女？原來安南國中不論男女，從七八歲上就去弄水－－這個溪河叫做浴蘭溪，四時水都是溫和

的－－不擇寒暑晝夜，只是好浴。

　　我且說那杜景山立在水中，恣意飽看，見那些婦女，浮著水面上，映得那水光都像桃花顏色。一時在水裡，也有廝打的，也有

調笑的，也有互相擦背的，也有摟做一團的，也有唱歌兒的。洗完了，個個都精赤在岸上灑水，不用巾布揩拭的。杜景山看得出了

神，腳下踏的個塊石頭踏滑了，翻身跌在水裡，把水面打一個大窟洞。

　　眾婦人此時齊著完衣服了，聽得水聲，大家都跑到岸邊，道：「想是大魚跳的響，待我們脫衣服，重下水去捉起來。」杜景山

著了急，忙問道：「不是魚，是人。」眾婦人看一看，道：「果然是一個人，聽他言語，又是外路聲口。」一個老婦道：「是那裡

來這怪聲的蠻子，窺著俺們！可叫他起來。」杜景山想道：「我若是不上岸去，就要下水來捉我。」只得走上岸，跪著通誠道：

「在下是廣西客人，要到泥駝山訪神通師長，不期遇著怪物，張大口要吃我，只得跑在這溪裡躲避。實在非有心窺看。」

　　那些婦女笑道：「你這呆蠻子！往泥駝山去，想是走錯路，在杭石山遇著狒狒了。可憐你受了驚，隨著俺們來，與你些酒吃壓

驚。」

　　杜景山立起了身，自家看看上半截，好像雨淋雞，看看下半截，為方才跪在地上，沾了許多沙土，像個灰裡猢猻。走到一個大

毛門，只見眾婦人都進去，叫杜景山也進來。

　　杜景山看見大廳上排列著金瓜鉞鐵，曉得不是平等人家，就在階下立著。只見那些婦女依舊走到廳上，一個婆子捧了衣服，要

他脫下濕的來。杜景山為那玉馬在衣帶上，浸濕了線結，再解不開來，只得用力去扯斷，提在手中。廳上一個帶耳環的孩子，慌忙

跑下來，劈手奪將去，就如拾著寶貝的一般歡喜。杜景山看見他奪去，臉都哭腫了，連濕衣服也不肯換，要討這玉馬。廳上的老婦

人見他來討，對著垂環孩子說明：「你戲一戲，把與這客長罷。」那孩子道：「這個馬兒同俺家的馬一樣，俺要他成雙做對哩。」

竟笑嘻嘻跑到廳後去了。

　　杜景山喉急道：「這是我的渾家，這是我的活寶，怎不還我？」

　　老婦人道：「你不消發急，且把乾袍子換了，待俺討來還你。」

　　老婦人便進去。杜景山又見斟上一大瓢桔酒在面前。老婦人出來道：「你這客長，為何酒也不吃，乾衣服也不換麼？」杜景山

骨都著一張嘴道：「我的活寶也去了，我的渾家也不見面了，還有甚心腸吃酒換衣服！」老婦人從從容容在左手衣袖裡提出一個玉

馬來，道：「這可是你的麼？」杜景山認一認，道：「是我的。」老婦人又在右手衣袖裡提出一個玉馬來，道：「這可是你的

麼？」杜景山又認一認，道：「是我的。」老婦人提著兩個玉馬在手裡，道：「這兩個都是你的麼？」杜景山再仔細認一認，急忙

裡辨不出那一個是自家的，又見那垂環的孩子哭出來，道：「怎麼把兩個都拿出來？若不一齊與俺，俺就去對國王說。」老婦人見

他眼也哭腫了，忙把兩個玉馬遞在他手裡，道：「你不要哭壞了。」那孩子依舊笑嘻嘻進廳後去。

　　杜景山哭道：「沒有玉馬，我回家去怎麼見渾家的面！」老婦人道：「一個玉馬打甚要緊，就哭下來！」杜景山又哭道：「看

見了玉馬，就如見我的渾家；拆散了玉馬，就如散我的渾家。怎叫人不傷心！」老婦人那裡解會他心中的事，只管強逼，道：「你

賣與俺家罷了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我不賣，我不賣。要賣，除非與我三�丈猩猩絨。」
　　老婦人聽他說得糊塗，又問道：「你明講上來。」杜景山道：「要賣，除非與我三�丈猩猩絨。」老婦人道：「俺只道你要甚
麼世間難得的寶貝！要三�丈猩猩絨也容易處，何不早說！杜景山聽得許他三�丈猩猩絨，便眉花眼笑，就像死囚遇著恩赦的詔，
彩樓底下繡球打著光景，扛他做女婿的也沒有這樣快活。正是：

　　有心求不至，無意反能來。

　　造物自前定，何用苦安排。

　　話說老婦人叫侍婢取出猩猩絨來，對杜景山道：「客長，你且收下，這絨有四�多丈，一並送了你。只是我有句話動問，你這
玉馬是那裡得來的？」杜景山胡亂應道：「這是在下傳家之寶。」老婦人道：「客長，你也不曉得來歷。待俺說與你聽：俺家是術



術丞相，為權臣黎季犁所害，遺下這一個小孩兒。新國主登極，追念故舊老臣，就將小孩兒蔭襲。小孩兒進朝謝恩，國主見了異常

珍愛，就賜這玉馬與他，叫他仔細珍藏。說是庫中活寶，當初曾有一對，將一個答了廣西安撫的回禮，單剩下這一個。客長，你還

不曉得玉馬的奇怪哩，每到清晨，他身上就是透濕的，像是一條龍駒；夜間有神人騎他。你原沒福分承受，還歸到俺家來做一對。

俺們明日就要修表稱賀國主了。你若常到俺國裡來做生意，務必到俺家來探望一探望。你去罷。」

　　杜景山作謝了，就走出來。他只要有了這猩猩絨，管怎麼活寶、死寶！就是一千個去了，也不在心上，一步一步的問了路，到

朵落館來。

　　朱春輝接著問道：「你手裡拿的是猩猩絨，怎麼一時就收買這許多？敢是神通師長還你銀子了？」杜景山道：「我並不曾見甚

麼神通師長，遇著術術丞相家，要買我的寶貝玉馬，將猩猩絨交換了去，還是他多占些便宜。」朱春輝驚訝道：「可是你常繫在身

邊的玉馬麼？那不過是玉器鎮紙怎算得寶貝？」

　　杜景山道：「若不是寶貝，他那肯出猩猩絨與我交易？」朱春輝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！也是你造化好。」杜景山一面去開房門，

道：「造化便好，只是回家盤纏一毫沒有，怎麼處？」猛抬頭往房裡一看，只見搭包飽飽滿滿的掛在牀稜上，忙解開來，見銀子原

封不動。謝了天地一番，又把猩猩絨將單被裹好。

　　朱春輝聽得他在房裡詫異，趕來問道：「銀子來家了麼？」杜景山笑道：「我倒不知銀子是有腳的！果然回來了。」朱春輝

道：「銀子若沒有腳，為何人若身邊沒得他，一步也行不動麼！」杜景山不覺大笑起來。朱春輝道：「吾兄既到安南來一遭，何不

順便置買貨物回去，也好起些利息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我歸家心切，那裡耐煩坐在這邊收貨物。況在下原不是為生意而來。」

　　朱春輝道：「吾兄既不耐煩坐等，小弟倒收過千金的香料，你先交易了去何如？」杜景山道：「既承盛意肯與在下交易，是極

好的了。只是吾兄任勞，小弟任逸，心上過不去！」朱春輝道：「小弟原是來做生意，便多住幾月也不妨；吾兄官事在身，怎麼並

論得。」兩個當下便估了物價，兌足銀兩。杜景山只拿出夠用的盤費來，別過朱春輝，又謝了值館通事，裝載貨物。

　　不消幾日，已到家下，還不滿兩個月。鳳姑見丈夫回家，喜動顏色，如�餘載不曾相見，忽然跑家來的模樣。只是杜景山不及
同鳳姑敘衷腸話離別，先立在門前，看那些腳夫挑進香料來，逐擔查過數目，打發腳錢了畢，才進房門。只見鳳姑預備下酒飯，同

丈夫對面兒坐地。

　　杜景山吃完了，道：「娘子，你將那猩猩絨留下�丈，待我且拿去交納了，也好放下這片心腸，回來和你一堆兒說話。」鳳姑
便量了尺寸，剪下�丈來，藏在皮箱裡。杜景山取那三�丈，一直到安撫衙門前，尋著那原舊差官。差官道：「恭喜回來得早。連
日本官為衙內病重，不曾坐堂。你在這衙門前略候一候，我傳進猩猩絨去，繳了票子出來。」

　　杜景山候到將夜，見差官出來，道：「你真是天大福分，不知老爺為何切骨恨你，見了猩猩絨，冷笑一笑，道是：『便宜那個

狗頭！』就拿出一封銀子來，說是給與你的官價。」杜景山道：「我安南回來，沒有土儀相送，這權當土儀罷。」差官道：「我曉

得你這件官差賠過千金，不帶累我吃苦就是萬幸，怎敢當這盛意！」假推一會，也就收下。

　　杜景山扯著差官到酒店裡去。差官道：「借花獻佛，少不得是我做東。」坐下，杜景山問道：「你方才消票子，安撫怎說便宜

了我？難道還有甚事放我不過？」差官道：「本官因家務事心上不快活，想是隨口的話，未必有成見。」

　　杜景山道：「家務事斷不得，還在此做官！」差官道：「你聽我說出來，還要笑倒人哩！」杜景山道：「內衙的事體，外人那

得知道？」差官道：「可知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我們本官的衙內，看上夫人房中兩個丫鬟，要去偷香竊玉。你想：偷情的事

要兩下講得明白，約定日期，方好下手。衙內卻不探個營寨虛實，也不問裡面可有內應，單槍獨馬，悄悄躲在夫人牀下安營。到夜

靜更深，竟摸到了丫鬟被窩裡去。被丫鬟喊起『有賊』，衙內怕夫人曉得，忙收兵轉來，要開房門出去。那知才開得門，外面婆

娘、丫頭齊來捉賊，執著門閂棍棒，照衙內身上亂打。衙內忍著疼痛，不敢聲喚。及至取燈來看，才曉得是衙內，已是打得皮破血

流，渾身青腫。這一陣，比割鬚棄袍還算得詼事哩！夫人後來知道打的不是賊，是衙內，心中懊恨不過，就拿那兩個丫鬟出氣，活

活將他皆吊起來打死了。衙內如今閉上眼去，便見那丫鬟來索命，服藥禱神，病再不脫，想是這一員小將不久要陣亡。」

　　杜景山聽說衙內這個行徑，想起那樓下拋玉馬的必定是他了。況安南國術術丞相的夫人曾說他國王將一個玉馬送與廣西安撫，

想那安撫逼取猩猩絨，分明是為兒子報仇。卻不知不曾破我一毫家產，不過拿他玉馬換一換物，倒作成我作一場生意，還落一顆明

珠到手哩！」

　　回家把這些話都對鳳姑說明，鳳姑才曉得是這個緣故。後來也再不上那樓去。杜景山因買著香料，得了時價，倒成就了個富

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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